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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不发达国家教育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困境,亟待通过国际教育援助建立全纳

高质量教育体系。近年来,芬兰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高质量发展优势,积极参与多边国际教育援助,深度

整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私营部门、高等院校等多利益相关部门的优质教育资源,实施了大量对外教育援

助项目,取得了良好效果。芬兰对外教育援助具有典型特征,充分体现了其对外教育援助的系统整合性、

优势输出的针对性以及“授之以渔”的援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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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世界各国深入实施,全球基础教育毛入学率和

教育公平度持续提高。但这些成效并未真正转化为适龄儿童高质量学习体验,在许多不发达国

家仍存在入学机会不充分,基本阅读、写作、计算核心素养学习缺失等教育问题,中低收入国家

60%以上小学生达不到计算和阅读的最低水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其为“学习危机”或“学习贫

困”,已演化为全球性“教育危机”,并正在引发全球“技能危机”[1]。世界银行在2018年世界发展

报告《学习实现教育承诺》中明确了“学习危机”的基本特征:学生虽入学但无准备学习,营养不

良、疾病、家庭投入不足、贫穷等直接摧毁了儿童早期有效学习;教师缺乏有效教学技能,国家教

育体系难以吸纳具有正规教师教育资格的合格教师,教师素质普遍不高;课堂有效教学输入缺

失,造成学生无效学习;低效率教育管理导致教育资源无效利用,教育质量难以保障[2]。为有效

推进对外教育援助,芬兰充分发挥自身教育高质量发展优势,整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私营部

门、高等院校等多利益相关部门的优质教育资源,实施了大量对外教育援助项目,凸显了芬兰对

外教育援助的鲜明特征。

一、芬兰对外教育援助的逻辑动因

(一)不发达国家教育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人心,教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不发达国家教育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困境,已成为制约人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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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阻力。2019年全球有2.6亿学龄儿童失学,学前教育入学率不足50%;同

时,“就学”不等于“学习”,大量在校学生虽然接受了学校教育,但未在学校得到有效学习,中低收

入国家和地区学生平均认知能力与中高收入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学生认

知能力方面排前25%的学生不及中高收入国家排末尾25%的学生[3]。这不仅制约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各国教育之间协调、均衡、高质量发展,也影响各国人才资源输出和经济快速增长。最为

典型的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仅有四分之一的小学三年级学生

能够识别简单语句;南亚地区如印度同样仅有四分之一的小学三年级学生能够进行两位数以上

的计算;拉美地区如巴西、乌拉圭的教育不公平问题随着越来越多学生进入本已拥挤的学校而进

一步恶化[3]。世界银行相关统计显示,全球未能获得基本知识技能的儿童比例占53%,其中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比例达到87%,由此带来了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儿童知识技能获取“鸿沟”,中

低收入国家11.6年的教育效果仅相当于中高收入国家5.7年的高质量教育效果,低效率学习正

成为全球大规模教育危机的重要表现[3]。

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致使全球教育陷入了“危机中的危机”困境。大规模学校

关闭和严峻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学习危机,仅2020年全球新增了7200万小学适龄儿童

处于“学习贫困”或“学习危机”[4];中低收入国家小学适龄儿童处于“学习危机”的比例从53%猛

增到63%,据测算,这将导致这一代儿童失去10万亿美元全生命周期收入,相当于全球GDP的

10%[1]。世界银行人力发展副主席马姆塔(Mamta·Murthi)指出:“缺失应急行动,这代学生将

难以获得充分的生存能力,这些国家将丧失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巨大人力资本;全球一半以上儿

童处于学习危机处境是不可接受的,世界各国都应该努力共同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

学习危机,所有儿童都应该在所有地方获得快乐的、高质量的教育。”[5]全球新冠疫情至少带来了

两大冲击:一是学校关闭导致大量学生辍学。2020年4月,全球辍学量达到16亿的最高峰,全球

94%的学生由于学校关闭而无法正常学习;二是严峻的全球经济紧缩给家庭收入带来了重大冲

击,女童早婚和早孕风险加大,残疾、少数民族、难民等弱势群体儿童难以获得适宜的在线学习资

源[6]。世界银行负责中东和北非事务的副行长费里德·贝尔哈吉(Ferid·Belhaj)指出:“新冠疫

情之前我们就存在学习危机,疫情下学习危机更加严重;国际社会应向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

提供多样化教育援助,支持该地区教育体制能够向学生提供充分的基本学术技能,使儿童能够有

效学会阅读,加大面向所有儿童的高质量教育投入,培养儿童未来社会急需技能,使其成为未来

创新者。”[7]对此,亟待国际社会对贫困国家和地区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教育援助,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教育支撑。

(二)构建全纳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不发达国家走出教育困境的必然选择

建立全纳性高质量教育生态体系是世界各国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是不发达国家特别是贫

困国家和地区走出教育困境的必然选择。联合国“教育体系提升研究”国际项目就建立全纳高质

量教育体系指出:一是投入到扩大教育机会的必要资源应能够生成有效学习,而不仅仅关注于接

受学校教育,所生成的有效学习能够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二是全纳高质量教育体系应能够以社会

正义、经济繁荣、公民素养为终极目标致力于所有儿童的有效学习,赋予所有儿童能够持续性地

在学校教育体系内接受高质量教育;三是教师知识储备和专业智慧是确保高质量教育的核心要

素,教师具备高质量教学核心素养能够推动学生有效学习;四是应对学习危机需要全纳高质量教

育体系建设,既要关注不同年龄、语言和社会背景的个性化学生群体,也要重视某一特定学校、社

区、城市和国家的整体水平表现;五是全纳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高度开放的公共财政支持和多利

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政府需要通过负责任的和透明化的治理机制从整体上对教育系统进行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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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推进系统性教育体制改革,通过大数据分析和跟踪评估方式解决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技

术和政治阻力[8]。另外,全纳高质量教育体系必然要致力于教育公平,提升教育公平度需要实现

从教育投入公平向教育效果公平的根本性转型;为应对全球教育危机,各国政府需要建立以教育

公平为目标的学习数据库,并为整个教育系统所有儿童设立最低标准的核心素养学习目标,对于

教育危机严重的国家更要充分考虑处境不利儿童的特殊需求,教育体制改革需要以效果公平为

根本导向,推动面向所有儿童的高度公平的有效学习[9]。因此,贫困国家和地区需要积极构建全

纳高质量教育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教育面临的多重问题和挑战,亟待全纳高质量教育发展成功的

国家予以全方位援助和支持。

(三)芬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亟待担当对外援助使命

芬兰作为北欧典型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一流全纳高质量教育体系,独特的教育模式成为世界

教育一大“奇迹”和学习典范。在许多国际可比性学业成绩测评中均居世界前列,特别是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的国际PISA测试更是多次位居世界首位。芬兰举世瞩目的教育高

质量发展成功经验为那些教育危机国家提供了必要的教育援助条件。芬兰全纳高质量教育体系

直接指向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接受高质量教育机会,不分年龄、经济、性别、母语等社会背景,确

保所有学习者至少达到能够持续接受高一级教育的最低学习标准[10]。在芬兰国家核心课程体

系下,地方教育当局、学校和教师均享有实施核心课程的广泛自治权,教师能够自主决定如何开

展其教学并支持学生有效学习,同时对所有学生有效学习高度负责,精准识别特殊学生学习需

求,并提供高度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学生评价体系指向效果改进而非排名,不设国家统一招生

考试;高质量研究型教师教育为其高质量教育发展提供了高素质教师人才资源,教师具有高度创

新的教学核心素养,国家和社会对教师高度信任[11]。这些都能为中低收入国家解决学习危机问

题提供必要的经验借鉴和援助资本。对此,近年来,芬兰政府充分发挥自身教育优势,通过多种

途径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教育援助,以解决日益严峻的学习危机。如支持受援助国教育体系整

体融合发展,加强受援助国学校领导和教育专业发展能力建设,加强与受援国教师教育项目跨国

合作,支持受援国基础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创新;采取“走出去”战略为受援国提供芬兰

教育改革成功经验。这些援助策略重点针对受援国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性,鼓励伙伴国

家、双边和多边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其他教育利益相关者深度协同,共同解决特定国家

教育危机问题[12]。

二、芬兰对外教育援助的实践路向

(一)依托国际多边合作平台开展教育援助

在国际教育援助中,国际组织多边合作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将世界一流的全纳高质量

教育理念和成功经验输入到学习危机国家,芬兰积极融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等国际教育援助共同体。2018年芬兰政府将“学习危机”置于其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性

问题解 决 的 重 要 援 助 主 题,在 拉 普 兰 大 学 建 立 了“大 学 连 结/联 合 国 教 科 文 教 席 计 划”

(UNITWIN/UNESCOChairsProgramme)的教师教育网络,该网络包括全球116个国家700多

所教师教育机构,旨在促进各国大学间国际合作网络关系,通过知识共享和协同机制增强学习危

机国家教师教育能力[13];芬兰还加入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国际教师教育工作组”,通

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阿富汗和缅甸等学习危机国家提供教育援助项目,以增强受援国职前教

师教育高质量发展能力。在教育技术与创新领域,芬兰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巴勒斯坦和阿

富汗等学习危机国家提供儿童学习相关的创新基金、开源技术等援助。2019年,芬兰“欧子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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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伙伴公司”(OmniaEducationPartnerships)与联合国“培训与研究院”联合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旨在共同向高脆弱的学习危机国家提供高质量职业资格教育、创业人才培训和创业者继续教育

资格项目,以支持受援国创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14]。另外,联合国在芬兰成立了“技术与创新实

验室”,将教育作为优先领域,与芬兰教育技术优先战略保持高度一致,通过技术与创新项目支持

发展中国家解决学习危机问题,如坦桑尼亚信息通讯技术项目(TanzaniaInformationandCom-

municationTechnologyProject)、南非创新支持项目(SouthAfricaInnovationSupportProject)

等。联合国“技术与创新实验室”作为国际技术实验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联合国人员、

研究共同体、教育机构和企业共同构成研发创新联盟,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教育高质量发展,充分

发挥芬兰教育高质量发展优势,创建教育技术新创公司,以公共部门为主要支持主体,将新兴技

术创新成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支持受援国STEM教育、教师教育、终身学习和职业教育改革

和发展[15]。

作为发展合作的超国家集团,欧盟2017年提出,持续增加对外教育援助资金,旨在帮助解决

中低收入国家的应急教育和学习危机问题。借助于欧盟全教育谱系对外援助框架,芬兰发展援

助办公室通过欧盟多边援助平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援助资金,将教育援助作为参与欧盟未

来发展合作的优先战略,并致力于解决欧盟成员国的学习危机。国际金融机构旨在为世界各国

教育对话提供合作平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对外教育资助机构网络。芬兰政府在对外教育援

助中,积极参与世界银行董事会、区域发展银行等教育政策对话,并通过信托资金参与国际金融

机构教育援助项目,在对埃塞俄比亚、尼泊尔等中低收入国家教育援助中,芬兰向这些国家教育

部门提供必要财政支持,已成为世界银行重要的对外教育援助合作伙伴;通过亚洲发展银行向亚

洲学习危机国家提供教育专家咨询,通过跨美洲发展银行、非洲发展银行向这些地区学习危机国

家提供青年就业指导、职业教育规划等领域改革的政策咨询[16]。

全球教育伙伴联盟是主要援助国和国际组织共同创建的面向发展中国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多边援助联盟,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政府推进综合教

育改革,促进受援国教育平等和有效学习。该组织重点支持高辍学率和低完成率的学习危机国

家。全球教育伙伴联盟董事由援助国、受援助国代表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代表、基金会和私营部门

代表等构成。芬兰作为援助成员国与挪威、爱尔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共同搭建了区域合作联

盟,并作为“全民教育快速跟踪计划”发起国之一,直接支持其双边伙伴国家教育发展。目前全球

教育伙伴联盟举办的全球性重大教育对话和交流项目对学习危机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对学习

危机国家援助中更加强调创建研究者、教师、决策者以及其教育实践者创建协同共同体,为受援

国教育综合改革提供科学的决策咨询[17]。2021年芬兰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通过全球教育伙伴

联盟这一多边合作平台向学习危机国家提供2500万欧元的教育援助资金[18]。为推进对外教育

援助,解决中低收入国家学习危机挑战,芬兰积极参与并资助全球教育公共产品项目,如近年来

芬兰政府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一系列全球教育对话和发展中国家教育政策研制,为

解决学习危机提供了大量全球公共产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教育体制提升研究”项目,这是一

项多国参与的联合研究项目,旨在精准识别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问题,生成受援国教育问题的详

细诊断结果,并设计面向所有学生有效学习的教育改革方案[19]。

(二)建立政府间双边援助项目推动教育援助

为针对性地解决中低收入国家学习危机,芬兰政府将建立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教育援助

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加强对学习危机国家教育项目的财政和技术援助,扩大芬兰与发展中国家教

育专家之间的专业化交流机会,强化与受援国教育质量和学习效力提升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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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80年代,芬兰政府就针对贫穷国家启动了双边教育援助项目,如20世纪80年

代赞比亚的“实践课程计划”、20世纪90年代埃塞俄比亚的“特殊需求教育计划”等。这些教育

援助计划与受援国政府联合承担了受援国绝大部分教育发展成本。近年来,为从整体上解决教

育危机问题,芬兰政府采取“部门项目”援助模式,更加关注关涉学习危机的教育部门整体问题解

决,以减少援助干预的重复性或叠合性。芬兰政府通过双边合作项目重点在六个学习危机严重

的中低收入国家开展教育援助。在埃塞俄比亚,芬兰通过双边合作项目为其提供特殊需求和全

纳教育支持,包括教师教育学院的特殊需求教学技术援助,并支持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大量全纳教

育资源中心,帮助培养了几乎所有埃塞俄比亚本科层次全纳教育专家教师,增强了埃塞俄比亚全

纳教育发展能力。其中最典型的学习危机教育援助项目是“普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通过该计

划,芬兰政府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大量教科书学习资源,帮助培养了30万名合格教师,并通过教

育治理体制改革提升了埃塞俄比亚国家教育问责能力,为该国大幅提高教育入学率和完成率做

出了重要贡献。由于2020年11月蒂格雷州爆发的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学校关闭,芬兰

政府援助了200万欧元,以增强蒂格雷地区受危机影响儿童获得保护性、包容性学习机会的能

力,为受紧急情况影响的儿童特别是残疾儿童群体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增强该国危机敏感教育

能力[20]。

在莫桑比克,芬兰政府通过双边援助计划向该国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支持,芬兰投入教

育领域的援助资金占芬兰对该国总援助额的70%以上,并为该国委派了一批教育咨询专家。针

对该国语言教师紧缺、教师水平不高等突出问题,芬兰政府将母语教育作为提升学习质量的优先

援助战略,通过援助实现该国所有小学教育多语言教学。芬兰政府积极参与了莫桑比克教育部

门战略计划研制,其中2020—2029年战略计划是芬兰政府参与的第四个教育战略,将芬兰全纳

高质量教育理念和经验融入莫桑比克教育战略计划,特别是在母语教育、特殊需求教育、教师教

育、学校管理等与学习危机密切相关的教育领域进行了深度咨询服务,并成为2020—2029年十

年战略计划实施的第二大双边捐助国,计划每年向莫桑比克教育部门提供1500万欧元的经济

援助[21]。在阿富汗,芬兰政府重点援助支持女童教育,通过双边合作项目为阿富汗提供女童教

育相关的学习资源;在缅甸,芬兰政府重点依托“挽救儿童芬兰早期教育计划”,向缅甸教师培训

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和普通学校教育体制综合改革咨询服务;在尼泊尔,近年来芬兰援助形式开始

由传统的单一经济援助向学生学习评估技术援助、决策咨询援助和课程开发专家输出的软技能

援助转型;在乌克兰,重点通过派驻芬兰教育专家在教师培训、教学资源开发等与学习危机问题

紧密相关的基础教育改革领域为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芬兰外事部启动的《乌克兰国家战略

2021—2024》,针对乌克兰学习危机提出了如下援助领域:支持乌克兰新的学校改革,通过“共同

学习计划”发展乌克兰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教育,扩大芬兰和乌克兰之间数字化教育合作范围,促

进其职业教育和培训现代化,提高中小学校教师教学实践能力,构建乌克兰现代化高质量教育体

系,帮助其培养技能型人才[22]。

(三)开展受援国教育问题相关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援助

“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工具”项目,是芬兰政府支持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合作网络关系增强受援

国教育高质量发展能力的援助项目。该项目对推进受援国教育课程教学现代化和多主体协同关

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学习危机作为其对外援助的优先战略领域。芬兰高校通过教育科学研

究生成教育援助公共产品,如“芬兰经验”等研究成果,向受援国提供教育改革经验服务。对此,

芬兰高校成立了大量针对受援国学习危机的科学研究项目,如奥卢大学的“莱特马基”(ElinaLe-

htom·ki)研究项目,旨在评估坦桑尼亚国家教育平等和质量相关问题,特别是女童教育和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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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该研究项目发现,支持性家庭成员和教师是有效学习的关键因素[23]。赫尔辛基大学

的“哈卡赖宁”(Hakkarainen)研究项目旨在探索南非技术媒介学习受限因素,为应对信息技术在

教育使用中教师、学校、学生深度社会实践转型面临的新挑战,该项目引入了“校本改革实验室”,

针对南非等学习危机国家数字化教育改革进行仿真实验;于韦斯屈莱大学创建的“莱汀恩”

(HeikkiLyytinen)项目,旨在支持赞比亚儿童运用研究者开发的移动学习工具提升阅读习得能

力,该项目为赞比亚国家教育部门开发了帮助儿童阅读的GraphoGame和Ekapeli学习游戏软

件,对解决赞比亚儿童阅读领域的学习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24];GraphoLearn计划是于韦斯屈莱

大学在芬兰国家研究院支持下开展的长达20多年的研究成果,旨在帮助非洲处于学习失败风险

中的儿童获得基本阅读技能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发现,运用电脑游戏能够有效解决学习困难

儿童学习过程中兴趣缺失问题,语言写作系统能够决定基本阅读技能习得难易程度;非洲儿童在

GraphoLearn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下比其他学习环境下的学习效率更高[25]。

(四)组织社会力量推进对外教育援助

公民社会组织是芬兰官方发展援助运行的重要实体机构,芬兰的专业化对外援助公民社会

组织主要包括“芬兰国际规划”“芬兰挽救儿童”“芬兰红十字会”“危机管理计划”“芬兰教会援助”

(FinnChurchAid)等非盈利对外援助组织。2020年,公民社会组织对外人道援助资金为1.25亿

欧元,占芬兰对外人道援助总额的10.9%[25]。对外援助社会组织在政府引领下自主决定其受援

国和受援部门,具有高度独立性和自治性。在运行机制上,这些社会组织与芬兰外事部密切协

同,加强信息共享、协调和整合,根据外事部国家战略基本精神开展对外教育援助,如实施“多语

言教育援助计划”“全纳教育援助项目”等,以解决受援国学习危机问题,实现全民有效学习。针

对全球性学习危机,芬兰信义会(Felm)组织为哥伦比亚、中国、埃塞俄比亚、老挝、尼泊尔、坦桑

尼亚等国提供了大量母语教育援助项目,支持开发必要的学校学习资源,帮助提升教师培养培训

能力。据统计,2020年芬兰难民委员会教育援助占其总项目预算的70%,芬兰国际规划教育援

助占其25%,芬兰世界愿景教育援助占20%,芬兰教会援助会的教育援助涵盖13个国家53个

项目,且教育援助资源占其援助额的60%以上[26]。从援助领域看,芬兰公民社会组织对外教育

援助力度最大的是学前教育,其次是非正式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学习危机成为这些援助项目

中最核心领域。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通过教育专业人士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如芬兰教会援助会

在赫尔辛基总部设有6个全职教育专家职位,在应急教育援助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芬兰难民委

员会长期关注于成人教育,共设有14个全职教育专家职位,芬兰国际规划办公室设有10个教育

专家职位,这些教育专家主要是帮助不发达国家开展教育决策咨询服务[26]。

芬兰教会援助会的教育援助计划旨在向受援国输出芬兰基础教育国际公认成功经验,支持

受援国所有学生获得高质量教育权,通过安全、包容的学校教育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优质学习机

会,并重点关注女孩、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接受教育。该组织援助计划除了建立学校安全学习环境

外,还投资于支持受援国教师教育、职业咨询和职业教育,使青年在完成学业后获得可持续生计

的技能和机会。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组织还对受援国进行远程学习资源支持,通过“无

国界教师”网络帮助难民地区教师为当地学生提供远程辅导,并在紧急情况下加强人道主义应急

教育,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小学、中学和职业教育以及非正规教育能够顺利开展高质量教育活动,

重点确保受援国社区参与应急教育,修复受损学校,提供必要的教材等学习资源和应急教育教师

培训。芬兰教会援助会致力于与其他教育援助方和教育当局协同,以确保采取连贯一致的对外

教育援助政策,并从学习危机的最初阶段寻求长效应急方案,同时确保各项方案能够适应紧急和

意外的情况需要。芬兰教会援助会已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集群战略咨询团队成员,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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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集群由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组织、国际学术机构和其他伙伴共同组建而成,共同解决教育人

道主义危机问题。芬兰教会援助组织还是应急教育跨部门网络(INEE)董事成员,已成为第二大

技术人员援助组织。为充分体现学习危机援助效力,芬兰社会组织特别注重受援国教育政策和

教育体制研究,基于研究结果进行决策咨询,从而推动受援国学习危机相关教育改革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芬兰外事部激励社会组织开发多社会组织联合项目,以扩大对受援国学习危机援助范

围和影响力,并基于比较优势联合开发推进学习危机援助的综合性战略,采取合作而非竞争机制

构建多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教育援助生态系统,以便系统性解决受援国教育问题[26]。

(五)扩大教育输出支持对外教育援助

教育服务出口是芬兰政府对外教育援助的一项重要战略计划,也是芬兰教育高质量发展产

品输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芬兰政府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机构和创新产业之间深度协同,增强

“芬兰教育”“芬兰基金”等教育出口公司致力于学习危机对外教育援助。芬兰几乎所有高校都设

有教育出口公司。“芬兰教育”是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提升芬兰教育输出能力的战略计划之一,

由国家教育与文化部、经济事务与就业部及其参与成员共同资助实施,目前共有100多个成员,

旨在支持教育出口企业、教育技术公司、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教育与培训机构扩大国际教育市

场,与芬兰队(TeamFinland)网络建立了战略伙伴合作关系,联合向受援国提供教育需求产品。

通过教育输出,芬兰向沙特阿拉伯、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受援国输出了大量数字化学习

产品、卓越教师培训产品等,为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受援国提供了丰富的芬兰先进教学

方法和教师培训技术产品;纳米比亚还从芬兰特库大学教育学院购买了供纳米比亚学生学习的

三年制本科教育包(educationPackage),旨在提升纳米比亚自身教师教育水平;芬兰课程开发和

学前教育产品也得到了受援国的青睐[27]。自2018年,芬兰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向受援国

输出职业资格证书教育产品,重点输出领域有创业、管理、机械、加工产业、社会与卫生护理、工

程、产品开发等领域职业资格。芬兰教育输出援助的对象国大多是国际学习能力测评效果较差

的国家,这些国家存在严重学习危机问题。教育技术是芬兰对外教育输出援助的重要载体。芬

兰创新创业集团2015年开始引入XEdu项目,由热衷于教育技术的私营公司投资运行;赫尔辛

基维瑞姆论坛(ForumVirium)与赫尔辛基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建立了公一私伙伴关系,联合学

校、教师、学生、新创公司共同开发适应国际学习危机需求的教育技术输出产品。这些教育技术

援助项目对受援国学习危机产生了积极影响,如互动无线教学、课堂视频资源、教师移动电话、学

生电子阅读器、计算机辅助学习等[28]。芬兰基金是芬兰发展金融公司,旨在通过向发展中国家

私营发展项目提供长期风险资本,促进可持续发展,直接向受援国教育部门提供资金支持。芬兰

基金更加关注受援国整个教育部门发展,援助项目既关注经济援助环境、社会可持续性以及对教

育系统的贡献度,特别是对受援国教育质量提升的影响度,同时强调资金援助所产生整个教育系

统公共利益正溢出效应,如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创新性教学方法和学习资源、优质教师培训[29]。

三、芬兰对外教育援助的基本特征

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导致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教育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问题和挑战,制约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近年来,芬兰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教育援助合作平台,并协调多部门

开展多元对外教育援助项目,走出了具有其鲜明特色的对外教育援助道路。

(一)对外教育援助的系统整合性:推动受援国教育系统综合能力建设

教育发展问题是社会系统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教育与社会大系统中各要素之间

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网络联系,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生态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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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此,教育发展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解决教育发展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关涉到

整个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教育系统是由多子系统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教育生态系统,也

包括社会大系统中不同层次、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教育发展问题涵盖全纳教育、

国家课程、教师教育、评价体系、终身学习等广泛领域,学习危机的解决需要必要的资金、技术、基

础设施等硬环境和专家决策咨询、师资培训等软环境的共同支持,同时从关注教育投入转向教育

产出和学习结果[30]。在贫困或不发达国家,教育生态系统各要素多表现为缺乏融合性和协调

性,未能发挥应有的协同放大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教师队伍建设应具有整体系统

观,从国家和区域教育生态系统整体出发,根据教育需求、适龄人口、毛入学率、生师比的整体预

测分析结果进行系统性决策。为应对全球学习危机,芬兰通过参与国际多边教育援助论坛平台、

政府双边教育援助计划、社会组织民间教育援助、教育产品输出等多元化援助途径,对全球学习

危机国家开展全面教育援助,不同援助行为主体的教育援助侧重点有所不同。为从整体上对学

习危机受援国进行有效援助,芬兰政府一方面充分整合和协调各援助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另一

方面尽可能在不同援助计划中扩大学习危机教育援助范围,以此推动受援国针对学习危机开展

系统化教育综合改革。如芬兰参与全球教育伙伴网络平台,为受援国提供的国家教育规划支持

服务就是从系统化问题解决的逻辑理路开展的;芬兰学生支持系统作为一个跨边界的以地方政

府和学校协同支持儿童安全有效学习的援助计划,该援助计划服务范围涉及受援国学生应拥有

安全学校环境,如安全上下学、学校午餐充分、社会和健康服务到位等;教师需要在学前阶段或低

年级精准识别特殊需求学生,根据不同学生需求,提供临时或长期支持服务,教师、学生咨询服务

人员和家长共同控制学生辍学。这种系统性教育改革需要多部门跨边界协同,需要将学习危机

置于国家整个教育系统中进行综合能力建设。近年来,芬兰对外教育援助也开始走向以政府为

主导的“教育部门项目”的援助模式。“部门项目”具有明显整体性、系统性特征,特别注重受援国

整体性教育生态系统构建及内在要素有机整合。

(二)教育援助优势输出的针对性:发挥自身优势,支持受援国教育高质量发展

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亟待发达国家高质量教育成功经验输入和本土化。芬兰

作为世界上高质量教育的典范,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针对受援国开展教育援助,解决学习危机问

题。芬兰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其明显特色,如课程多元参与、学生中心等。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

课程体系为国家集权驱动,课程决策者与实践者之间缺乏必要协调和协同。为解决这一问题,芬

兰政府通过双边伙伴关系和多边援助平台向受援国提供其先进的课程体系开发理念和模式,帮

助受援国建立教师参与课程开发的有效机制,与受援国共享其与广域公民社会(如家长、学生、私

营部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协同开发课程体系的成功经验,如通过互联网将广域利益相关者联

合起来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在学习资源领域,芬兰具有学术专家和实践教师协同开发学习资源

的成功经验,通过学术专家和实践教师协同机制开发融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为一体的多样化学

习资源[31]。芬兰在对受援国提供教育援助中,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导向,帮助受援国教师通过

多渠道主动参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资源开发和课程设计。以学习者为中心基础教育改革模

式还意味着,不同学习者需要不同支持,并尽可能早地识别不同学生的学习危机表现和原因。对

此,芬兰在对外教育援助中特别注重对受援国特殊需求教育和个性化学习的支持,确保所有儿童

实现基本学习标准。

芬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坚守公平正义理念。20世纪70年代,芬兰社会政策

环境开始将平等和社会正义核心价值观引入到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将教育系统作为实现社会平

等和正义的重要政策领域,从而开启了以平等和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教育改革运动,成功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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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芬兰教育持续性高质量发展,实现了教育与社会和谐发展[32]。芬兰政府在推动对外教育援助

中引入了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强调将受援国社会不同利益相关主体联合起来共同创造有效学习

的国家整体性教育生态系统,将公平正义理念落实到教育改革深处,强化受援国教育改革的全纳

性导向,重点解决弱势群体和学习危机“重灾区”教育问题。

高质量教师教育和教师队伍是芬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显著优势。在非洲等许多学习危机国家,教师教学知识和技能极度缺失,芬兰在对学习危机国家

进行教育援助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主题运行模式支持这些国家开展教师专业培训和学校

校长领导力建设,通过与双边伙伴国家合作和借助于多边合作论坛帮助学习危机国家建立理论

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教师培养模式,如帮助受援国建立基于实践的教师培训学校,探索多样化教师

教育项目,使受援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从纯理论性教师培养培训向以实践为导向、理论与实践深

度融合的研究型教师教育模式转型,从而为有效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教师队伍保障。

(三)教育援助坚持“授之以渔”理念:提供循证决策咨询,鼓励受援国教育改革自立自强

在国际教育援助发展进程中,援助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型,开始由传统的“授之以鱼”转向“授

之以渔”,由直接经济硬环境援助主导走向“能力提升”软环境援助主导。芬兰在对外教育援助

中,特别注重教育研究成果和决策咨询输出,鼓励受援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自立自强。芬兰高等教

育机构积极开展不发达国家教育研究,为受援助国家教育改革提供科学实证依据。如芬兰国际

发展大学伙伴联盟旨在增强芬兰大学应对全球危机的责任感和影响力,为更好地发挥芬兰大学

在国际教育援助的重要作用,芬兰政府与国际发展大学伙伴联盟联合建立了专项工作组,一方面

以不发达国家教育危机为重点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另一方面通过搭建虚拟研究项目平台为受援

国提供教育危机相关课程。近年来,芬兰“无边界教师”项目向受援国提供了大量教育政策咨询、

教师培训、教师教育和职业咨询课程开发、难民营学校管理支持服务等援助,该计划通过增强受

援国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有效地提升了受援国教育质量,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分层学习资源开发、

大规模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等,有效推动了受援国学习危机问题的解决。另外,芬兰各界积极向受

援国派驻大量芬兰教育专家,聘用地方教育专员,为受援国教育改革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些都

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芬兰对外教育援助的政策对话和影响力,彰显了其“授之以渔”的援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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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Motivation,PracticalRoutesandBasicCharacteristicsofForeignEducationAssistancein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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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educationinunderdevelopedcountrieshaslongfacedseveredifficulties,which
makesitanurgentneedtoestablishacomprehensiveandqualityeducationsystemthroughinternationaleducationassis-
tance.Inrecentyears,Finlandactivelyparticipatedinmultilateralassistanceforeducationandgavefullplaytoitsad-
vantagesinhigh-qualitydevelopmentofeducation.Italsomadeanin-depthintegrationoneducationalresourcesfrom
multi-stakeholders,suchasgovernments,socialorganizations,privatesectorsanduniversities,andachievedgoodeffect
intheirforeignassistancetoeducationprojects.Finland􀆳sforeignassistancetoeducationfullyembodiesitstypicalchar-
acteristics:theintegrationofitssystem,thepertinenceofitsadvantages,andtheideaof“teachingamantofishrather
thangivinghima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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